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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期两本 ＳＳＣＩ 新闻传播学期刊研究创新专辑显示， 不少西方学人寻求典范创新的法宝还是

围着 “概念” 做文章， 或从理论与实践脱节处反思旧概念局限， 或引入新概念理解一些旧典范无法涵盖的

新现象。 前人经验提醒我们， 在警惕照搬西学新奇概念理解中国现实之同时， 也可尝试从中国本土找寻能

回馈西方学术社群的概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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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研究如何与时俱进、 推陈出新？ 在新闻行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 这一问题早

已不能被视作口号式的陈词滥调， 而成了以新闻传播学术为业者必须马上直面的燃眉之急。 钟蔚文先

生勉励后学不要自我设限， “本着所有的知识都在解决问题的预设， 天下学问皆可为我所用” ［１］ 。 话是

不错的， 但这话和 “功夫在诗外” 的顿悟一样， 让人不知从何下手， 倒不如葛兆光先生当年和盘托出

的 “新资料、 新方法与新典范” 三点经验更易把握［２］ 。 近年来几位传学前辈已做了表率。 潘忠党先生

讲学术研究要 “立足于现实， 面对来自实际现象中的问题” ［３］ ， 这是在呼吁从现实中踏实找资料。 祝建

华先生践行 “通过收集和分析网上行为数据， 描述、 解释和预测人类传播行为及其背后驱动机制” ［４］ 的

计算传播分析， 是在用新方法更新议程。 黄旦先生反省新闻学旧例， 倡导 “原来新闻学—规范性学科

和传播学—经验性学科并存而不合的新闻传播学， 在性质上趋于一致” ［５］ ， 更是用新典范延展研究思路

的有益尝试。
对于吾辈后学而言， 资料、 方法、 典范这三点均可一试， 但同样要紧的是打开耳目， 一面细细揣摩

前辈的经典著作， 以求 “取法乎上， 得乎其中”； 一面留心关注中外同仁的最新思考， 力争 “博采众

长， 为我所用”。 这样看来， 近年一群西方新闻传播学人更新旧典范的努力就非常值得关注了。 ２０１９ 年

夏， 英国新锐 ＳＳＣＩ 杂志 《新闻学》 小试牛刀， 刊出几位西方同行对新闻传播研究旧典范的思考。 ２０２０
年夏， 美国老牌 ＳＳＣＩ 学刊 《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 更大显身手， 推出由 １０ 篇长文组成的研究创新专

辑。 西方学人如何看待当前新闻传播研究的问题？ 又如何应对呢？ 我们试着理出这些文献的具体脉络，
以期为学界同仁回应媒介化中国之变局提供镜鉴。

一、 变动的现实与无力的理论： 西方学人眼里新闻传播研究的困境

虽然理解重心可能有异， 但学人们对当前新闻行业及新闻受众的变动应已有共识。 “机构媒体垄断

地位难以为继， 新闻实践传统边界不再清晰， 专业记者与受众分野日益模糊” ［６］ ， 这些西方新闻行业观

察与黄旦先生数年前的洞见异曲同工——— “有位置但不必然有效力……媒介与社会的边界消解，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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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组织自滋生的多重相互联结” ［５］ 。 受众与新闻的相处方式也变了。 一方面， 受众跟媒体泡在一起的时

间确实越来越久， 但是对新闻的依赖却越来越弱。 普罗大众 “不大再会系统地找寻新闻， 而更倾向于

偶遇 （ ｓｔｕｍｂｌｅ ｕｐｏｎ） 它们”。 一些幻想受众在苦等他们的作品以做出理性抉择的记者其实还活在过去；
现在很多 “良心新闻业” （ｇｏｏ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被晾在一边， 不少受众迷恋的是派系论争而非品质新闻［７］ 。
另一方面， 数字时代汹涌而来的海量新闻也让受众难以招架。 他们的新闻消费 “与其说是旨在耳聪目

明的有意为之， 不如说更像在此起彼伏的虚拟巨浪 （ ｒｏｌｌｉｎｇ ｗａｖｅｓ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面前的勉力应

付” ［８］ 。
　 　 上述现实变动亟需解释， 而操着自纸媒黄金时代流传至今的那套理论武器的新闻传播学人对此似

乎力不从心， 在上述两期专辑中留言的西方学人自我批评起来也是毫不客气。 首先， “不出版就出局”
的大学评价机制让一些学人忙于跟进行业变动， 无暇细思这些变动与理论的勾连。 大量成果 “盯着变

化本身， 短平快地描述它们， 并未批判地分析新闻业及媒体转型的意义及影响” ［６］ ， 可社会科学的价值

不止于描述及预测变革， 而在于 “阐明我们身在何方、 要去哪里， 并在多元价值和利益观照下点出我

们应该追求之物” ［７］ 。 其次， 若干曾被西方学人奉为圭臬的规范性命题既难以回应现实期待， 也不是放

之四海而皆准。 西式民主理想里的新闻业应该独立于权力， 记者应该 “公正” “中立” 地做好 “守门

犬” ［９］ 。 从这些命题出发的讨论关心的不是经验地理解 “新闻业正在变成啥样” （ ｗｈａ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ｉｓ ｂｅ⁃
ｃｏｍｉｎｇ）， 而是在先验规范预设下追问 “新闻业如何变成啥样” （ ｈｏ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１０］ ， 又怎能

为困局中的新闻传播行业指点迷津？ 此外， 上述基于英美背景的命题念兹在兹的是 “免于政府干涉的

新闻自由”， 若要把它们作为 “评判全球新闻行业之基准” 显然过于狭隘［１１］ 。 再次， 一些出自过去新

闻实践的经验性命题已然过时， 难以应付错综复杂的新问题。 软硬新闻之别， 真相假象之分， 职业记

者和业余票友之异， 这些非此即彼的二元命题曾经是有解释力的， 但是， 越来越多新现象是处于传统

对立概念之间的灰色地带上的。 西方学人曾拼合过一些模糊表述作为权宜之计， 如 “ ｉｎｆｏ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更有学人干脆指出， 当代新闻传播理论要鼓励 “混搭” （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 思维， 在

“ｅｉｔｈｅｒ ／ ｏｒ” 二元对立思路之外增加 “ ｂｏｔｈ” 选项， 动态看待新闻实践中冒出来的新现象； 这不是说

“没有秩序”， 而是说 “秩序流动且脆弱” ［１２］ 。

二、 反思旧概念： 西方新闻传播研究典范更新脉络之一

既然现有理论问题多多， 西方学人又如何自我救赎呢？ 从我们对上述两期专辑的整理来看， 不少人

更新旧典范的法宝还是围着 “概念” 做文章， 或从理论与经验的脱节处反思旧概念的局限， 或引入新

概念理解一些旧典范无法涵盖的新现象。 这一法宝对中国学者来讲并不陌生， 黄旦先生就讲过 “一个

概念就是一种思维， 我们要通过对概念的反思， 以及对前人研究的反思， 来拓展并丰富研究的空

间” ［１３］ ， 潘忠党先生从社会学引入的 “临场发挥” （ ｉｍｐｒｏｖｉｓｅ） 也曾一下子将中国新闻改革中冒出的若

干新鲜事物串联了起来［１４］ 。 在上述两期专辑中反思旧概念的学者里， 有人要回归旧经典， 或点出当前

新闻研究的困境根源在于忘了初心， 或直言新兴的数字媒介 “实践” 研究须回头向媒介文化研究宿儒

凯瑞 （ Ｊ􀆰 Ｃａｒｅｙ） 取经； 更多人则要更新旧传统， 针对一些新闻传播学经典概念提出了修正。
彼得斯 （Ｃ􀆰 Ｐｅｔｅｒｓ） 及布罗尔斯玛 （Ｍ􀆰 Ｂｒｏｅｒｓｍａ） 要反转以 “新闻行业” 为重心的研究积习， 提

醒同仁 “受众” 研究才是让新闻传播学成为一门学问之根本［１５］ 。 当前不少西方学人忙于熟悉社交媒体

玩法， 现学大数据原理， 心忧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对作为西式民主要角的新闻行业的冲击， 其本源都在

于 “受众捉摸不定”。 顺理成章地， 他们建议同行要把提问重心从新闻行业转回受众， 因为 “理解受众

如何感受新闻和信息及此事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功能” ［１５］才是新闻传播研究当年的看家本领。 关于该如何

围绕受众重新提问， 二人的回答并不明确， 只抛出了三个提问新方向： 其一， 关注受众日常技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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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受众考察 “技术是如何在文化、 机制和关系层面与受众的既有生活互动的”； 其二， 了解受众信息

需求， 摸清 “他们需要什么？ 如何取舍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ｉ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ｏｔｈｅｒ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 其三， 评估受众新闻消

费行为变化的影响， 探究 “受众与特定议题、 事件及群体之间的关系” 及受众之间的差异和因此发生

的改变［１５］ 。
安德森 （Ｃ􀆰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独辟蹊径， 撰文对近年来新兴的 “实践” 取向的数字媒介研究做了补充。

库尔德利 （Ｎ􀆰 Ｃｏｕｌｄｒｙ） “开放的媒介实践研究” 曾为西方新闻传播学界推开一扇新窗， 但安氏却点出

近年来该取向的研究方法受限， 难以从媒介研究立场为理解当下西方政治文化变局作出更大贡献。 民

族志调研是考察媒介实践的法门， 却不易透过现象看本质， 理解那些 “涉及深层信念的言语表述”
（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ｅｐ ｂｅｌｉｅｆｓ） ； 大数据分析确实能追踪人们的数字实践轨迹， 但不少大数据其

实是商家提供的 “可读取材料” （ ｒｅａｄａｂｌ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遮蔽了更多无法被机器识读的文化细节［１６］ 。 实践

研究的问题域更是局促， 虽然人们可透过分析媒介作品被打造、 消费、 分享及使用的情况推论它们

“在使用中的意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ｉｎ－ｕｓｅ） ［１６］ ， 但这些讨论显然难以回应当代西方反自由主义民粹运动兴起

后各色媒介文本里涉及基本价值观的诸多争议， 而这恰恰是凯瑞 （ Ｊ􀆰 Ｃａｒｅｙ） 一脉的媒介文本意义诠释

所长。 基于上述心得， 安氏提倡用媒介文本诠释来补媒介实践研究的不足， 留心阐发 “实践 ／ 仪式背后

的意义” 及 “各色文本及以媒介为中心的各类诠释作品” ［１６］ 。
几位北美学者则把修正刀斧对准了新闻传播学里的几个经典概念， “新闻” “把关” “新闻价值观”

都被赋予了新内涵。
艾格利 （Ｓ􀆰 Ｅｄｇｅｒｌｙ） 和瑞佳 （Ｅ􀆰 Ｖｒａｇａ） 原本对新闻与其他文类之间日益模糊的界限迷惑不解，

后来才幡然醒悟， 倡言报纸时代从新闻人视角提出的清晰明了的新闻概念需要更新。 如今与其纠结于

类别， 追求 “普适于各类受众、 内容或平台” 的新闻定义［１７］ ， 不如从受众视角考察特定内容的新闻性

（ｎｅｗｓｎｅｓｓ）， 即 “受众将特定内容描绘为新闻的程度” ［１７］ 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 二人的做法并不神秘：
在向受众提供若干文本后， 既可质性访谈他们是如何将某些文本认定为新闻的， 也可建立量化指标体

系查看他们对哪些文本的新闻性赋值更高。 他们循拉斯韦尔 ５Ｗ 框架剖析文本内容、 形式、 信源、 渠

道、 受众个体差异等因素对美国受众 “新闻性” 评估的影响， 发现人们对突发报道赋值最高、 对所谓

的独家报道赋值最低， 而 “笔调最冷静的信息最像新闻， 渲染冲突和幽默的信息最不像” ［１８］ 。
赫密达 （Ａ􀆰 Ｈｅｒｍｉｄａ） 眼里的 “把关” 研究则不再仅与前人笔下的新闻编辑部活动有关， 而成了

对 “混杂媒介系统里新闻注意力是如何被分配、 建构且操纵的” 这一过程的考察［１９］ 。 他顺势摆出分析

数字时代新闻把关的 ４Ｐ 框架： （１） 在社交媒体上以集体面貌出现的公众 （ ｐｕｂｌｉｃｓ）， 他们的集体行动

可以复活 “那些被老牌媒体把关决策忽视、 排挤或边缘化的事件或议题” ［１９］ ； （２） 谷歌新闻等抱着算

法黑箱筛选新闻的数字平台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它们 “过滤并强调了什么能被看到、 怎么被看到甚至何时被

看到” ［１９］ ； （３） 过去被忽视的设备 （ｐａｒａｐｈｅｒｎａｌｉａ） 角色日益吃重， 手机屏幕通知栏、 语音助手的新闻

推荐都被认为有把关作用， “塑造了受众关注、 调整并获知新闻的方式” ［１９］ ； （４） 影响新闻把关的最终

一环是受众触媒实践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数字时代受众的媒介接触 “无处不在、 不再囿于一屏”， 催生适应洗

手间、 公交车等碎片化场景的新闻形式［１９］ 。
帕克斯 （Ｐ􀆰 Ｐａｒｋｓ） 虽对西方传统新闻价值观心怀不满， 但并未完全抛弃它们， 而是与时俱进地围

绕 “主观性” 总结出三种新价值观。 崇尚客观超然、 理智与情感两分的传统新闻价值观在这个偏见丛

生的网络化时代亟需更新， 以展示新闻中 “感性和优雅的一面” ［８］ 。 其一， 呼唤记者个人能动性的存在

论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ｎｅｗｓ ｖａｌｕｅｓ）。 记者要从 “压抑个性、 鼓吹服从” 的传统新闻机构文化中找到自我存在，
凭着 “个人良知、 责任意识及风格化的技艺” 行事［８］ ， 达到梅里尔 （ Ｊ􀆰 Ｍｅｒｒｉｌｌ） 心中 “记者与报道合

而为一” ［２０］的境地。 其二， 信奉万物因果相联、 记者须同情以对的佛陀论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ｎｅｗｓ ｖａｌｕｅｓ）。 帕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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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古纳拉尼 （ Ａ􀆰 Ｇｕｎａｒａｔｎｅ） 崇尚 “万物一体、 相辅相成、 时间无限、 一生万物， 天人合一及弹性新闻

价值观” ［２１］的见识启发， 倡言记者要警惕自我膨胀而以 “解救众生” 为念， 做 “建设性改革者而非耽

于现状者” ［８］ 。 其三， 执意捕捉能叩动人心的 “具体世俗体验” ［８］ 中感人瞬间的非表征论 （Ｎｏ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ｗｓ ｖａｌｕｅｓ）。 该价值观下的大千世界纷繁芜杂、 难以表征， 所以记者们与其急着梳理人或事之

间的复杂联系， 不如让自己慢下来， 静思平常岁月里 “一些琐细的小确幸如何成了惊喜和快乐之

源” ［８］ 。 帕氏在这里引用了麦吉尔 （Ｄ􀆰 ＭｃＧｉｌｌ） 笔下一位老母亲去世前与树叶的动人故事， “她常到院

子里漫步， 随手捡起树叶， 把它们塞进口袋……当我们找到它们时， 它们就成了朴素、 自然与爱的小

纪念” ［２２］ 。

表 １ 是我们对上述西方学人讨论脉络的进一步总结。
表 １　 若干西方新闻传播学人反思旧概念的脉络

批评旧思路 提出新思路

彼 得 斯 （ Ｃ􀆰 Ｐｅｔｅｒｓ ）

和 布 罗 尔 斯 玛

（Ｍ􀆰 Ｂｒｏｅｒｓｍａ） 论新闻

研究重心向 “受众”

回移

∗ 聚焦 “新闻行业”， 基于 “新闻行业

是民主要角” 展开规范性讨论

∗ 很多受众已不关心高品质新闻

∗ 若不考虑受众变化， 空谈新闻行业与

民主的关系意义有限

∗ 回到 “受众” 研究， 围绕 “新闻行业为

人们做了什么” 展开经验性讨论

∗ 关注媒介技术与受众已有生活的互动，

理解受众的需求和取舍， 描述受众与特定议

题、 事件及群体的联系

安德森 （Ｃ􀆰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论 “实践” 取向的数

字媒介研究

∗ 重视数字媒介 “实践” 中的受众

∗ 方法受限， 民族志难以考察受众的

“深层信仰的语言表述”

∗ 材料存疑， 依赖的可读取受众数据多

由商家提供

∗ 视野微观， 无法观照反自由主义运动

兴起与媒介的关联等宏观议题

∗ 用凯瑞的媒介文化分析补充 “实践” 取

向的数字媒介研究， 将数字文化视为文本、

实践、 仪式三者关系的产物

∗ 重视媒介文本， 理解实践行动者们诠释

它们的方式

∗ 既关注目的明确的实践， 也关心实践的

仪式层面

艾 格 利 （ Ｓ􀆰 Ｅｄｇｅｒｌｙ ）

和瑞佳 （Ｅ􀆰 Ｖｒａｇａ） 论

“新闻性”

∗ 局限于从生产者出发讨论 “新闻”

∗ 强调新闻与其他文类之界限， 但这些

界限已日益模糊

∗ 从受众角度考察 “新闻性”

∗ 重视受众将某文本视为新闻的 “程度”，

而非紧盯文本 “类别”

∗ 考察影响受众评估文本 “新闻性” 的各

种因素

赫密达 （ Ａ􀆰 Ｈｅｒｍｉｄａ）

论 “把关”

∗ 聚焦 “出版前把关”

∗ 局限于人， 考察新闻编辑部中记者对

新闻信息的 “把关”

∗ 将视线延伸至 “出版后把关”

∗ 结合人的因素和物质因素， 理解复杂媒

体环境中新闻注意力的分配路径

∗ 考察影响 “新闻流通” 的各种因素

帕克斯 （Ｐ􀆰 Ｐａｒｋｓ） 论

“新闻价值观”

∗ 传统新闻价值观强调 “客观”， 预设

理性受众会持续接触新闻

∗ 网络化社会放大极端观念， 接触不同

信息反而会强化既有偏见

∗ 网络海量信息让受众难以理性应对

∗ 流动地理解新闻价值观， 用 “主观” 新

闻价值观补充传统新闻价值观

∗ 总结三种新 “主观”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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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拥抱新概念： 西方新闻传播研究典范更新脉络之二

若本学科的现有典范无法为理解研究对象帮上太多忙， 从其他学科引入或自己造出的新概念或能

拨云见日。 用 “内卷化” 道破爪洼岛农业困局的人类学人吉尔茨、 拎出 “东方主义” 开创后殖民文学

批评的萨伊德， 都是值得新闻传播学人效法的先贤。 上述两期专辑里也有后来者， 他们除了引入 “分

化” “设计” “社会性” 等来自其他学科的新概念外， 还造出 “希冀” “新闻闪点” 等新概念来跟进新

闻创业热潮及网络化时代独有的 “新闻关注度迸发” 现象。

源自社会学的 “分化” 概念让王群 （Ｗａｎｇ Ｑ􀆰 ） 找到了灵感， 她正好在 “分化 ／ 去分化”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ｉａｔｉｏｎ ／ ｄ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框架下审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新闻行业与技术产业之间的纠葛。 它们

２０ 多年相爱相杀的历史被勾勒成相互交织的 “去分化” 及 “分化” 几大阶段， 似乎几句话就能讲清

楚。 例如，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至 ２１ 世纪 ００ 年代中期二者边界 “去分化”， 此时的新闻行业只能向

“规制着数字世界基础设施” 的技术产业低头［２３］ 。 报纸陆续推出网络版， 传统媒体的多媒体内容相继

登场， 这是新闻行业内部的 “去分化”。 传统媒体纷纷进军主流社交平台， 并紧跟技术潮流拿出数据新

闻、 ＶＲ 新闻等前沿产品， 这是新闻行业与外部技术产业的 “去分化”。 再如，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中期至

今， 二者边界再次 “分化”， 新闻行业要找回自我， 并利用其 “在规范及认知领域的强大实力” ［２３］ 反击

技术产业。 信奉专业主义的传统记者恪守要靠终极新闻作品说话之信条， 谙熟新技术工具的网络记者

眼里的新闻生产却已是需要用户不断参与的 “持续过程” ［２３］ ， 这是新闻行业内部 “分化” 的表现。 新

闻行业自办平台吸引用户回流， 频频曝光技术行业丑闻， 为规制技术行业摇旗呐喊， 这是新闻行业与

外部技术行业的 “分化”。

从技术公司跨界加盟新闻院系的瓦苏德万 （Ｋ􀆰 Ｖａｓｕｄｅｖａｎ） 则从计算机工程领域的 “设计” 概念着

眼， 回顾了数字时代新闻行业逐渐被设计思维渗透的过程及其影响。 ＰＣ 时代用户程序设计重心是 “在

数字环境中将意义从模拟世界 （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ｏｇ ｗｏｒｌｄ） 里转换过来” ［２４］ ， 设计师们用色彩为操作环境定调、

用图标向用户展示可供性， 各类系统声音也是日常动作声响的模仿。 社交媒体时代针对众多应用的

“无阻设计” （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ｌｅｓｓ ｄｅｓｉｇｎ） 旨在减少用户上手阻力、 增加用户黏度， 同时也催生了为 “监管资本

主义”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服务的更复杂的用户行为追踪技术［２４］ 。 当前的机构媒体日益重视借助

设计优化工作流程， 交互式信息图、 新闻游戏等旨在 “营造交互的、 参与式用户数字体验” ［２４］ 的设计

也时有耳闻， 这让瓦氏坚信， 不能再将新闻仅仅视为 “一种社会建构”， 还可把它们看作 “基于新的实

践、 关系与媒介制品而来的一种互动产品” ［２４］ 。 他进而抛出讨论新闻行业设计转向可能涉及的若干议

题： 设计思维对新闻团队有何影响？ 当代新闻人如何讲述他们与设计的故事？ 被精心设计的个性化新

闻产品又有哪些伦理瑕疵呢？

卡巴尼斯 （ Ｊ􀆰 Ｃａｂａñｅｓ） 不愿再走辨析真伪的网络谣言研究老路， 而选择从社会学概念 “社会性”

（ ｓｏｃｉａｌｉｔｙ） 入手追问它们 “如何与人们关于社会—政治图景的特定共识相连” ［２５］ ， 这才是他眼里对付它

们的治本之法。 凯瑞 （ Ｊ􀆰 Ｃａｒｅｙ） 点出传播的意义除了信息传递还有仪式共享， 让卡氏醒悟某些网络谣

言之所以风行一时， 也许正是由于它们 “契合了人类传播的社会性……连接、 放大或破坏了某些共

识” ［２５］ 。 他进而建议那些致力反击网络谣言的新闻人要双管齐下， 除了可在政治营销、 表演政治等视角

下分析造谣者们 “连接、 放大及破坏社会叙事……特别是人们的那些深层故事” ［２５］ 的招数伎俩之外，

更重要地是能体察入微， 摸到那些传谣的普罗大众们的胸中块垒。 他笔下的一位特朗普粉丝研究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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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值得深思： 他们是一群 “自己地盘上的陌生人”， 那些针对他们的叙事 “无需完全真实， 只需让他

们感到真实就好……扣住他们对当代美国的希望、 梦想、 失望与焦虑” ［２５］ 。

薇茨 （Ｔ􀆰 Ｗｉｔｓｃｈｇｅ） 和德兹 （Ｍ􀆰 Ｄｅｕｚｅ） 则呼吁学界同仁延展他们 “赖以界定、 分类及评估新闻行

业的那些理论标签”， 除了在 “怀疑” （ 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ｎ） 视角下继续颂扬那些警惕权力的新闻人外， 还可在

他们新造的 “希冀” （ ｗｏｎｄｅｒ） 视角下与当代西方那些走出传统机构媒体的起步新闻人 （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 一起做梦。 新闻行业不再是 “边界分明的独特组织”， 而成了变动不居的 “持续成长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２６］ 。 他们耗时五年， 走遍六大洲十二国， 搜集了 ２２ 家新兴新闻合作社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里 １２５

位起步者的事迹。 他们发现， 虽然传统新闻行业的边界早已被突破， 起步者们会涉足影视制作、 新闻

软件开发、 写作会员培训等各类新营生， 但新闻专业精神从未死去。 起步者们眼里的新闻专业是 “能

绽放创造力的技艺” ［２６］ ， 更是 “神圣的事业” ［２６］ ； 而他们出走的机构媒体已成鸡肋， 那里 “满是文山会

海 （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只看稿件数量不看质量， 很多工作了无意义” ［２６］ 。

韦斯伯德 （Ｓ􀆰 Ｗａｉｓｂｏｒｄ） 和拉塞尔 （Ａ􀆰 Ｒｕｓｓｅｌｌ） 对前人造出的 “媒介事件” “媒介狂潮” （ｍｅｄｉａ

ｆｒｅｎｚｉｅｓ） 等概念都不满意， 批评它们的重心还是机构媒体， 其外延无法涵盖网络化时代独有的 “新闻

关注度迸发” 新现象， 因为此时机构媒体已经不是主角， 各方势力都在竞相影响公共话语， “记者、 公

众、 激进分子及其他策略性传播者之间的传统界限早已消失不见”。 他们于是新造了一个概念 “新闻闪

点” （ ｆｌａｓｈｐｏｉｎｔｓ）， 以特指网络化时代 “那些特定事务被集中但相对短时间关注的时刻” ［２７］ 。 他们期待

这一概念能让学人超越机构媒体， 重视网络化时代热点议题背后的跨媒体动力机制， 理解这些议题吸

睛过程中 “各色人等及故事里特定元素的角色”。 他们更期待这一概念能给新闻行业带来启示： 为维持

气候变迁、 反性骚扰等重要议题热度， 要有 “将报道转化为新闻闪点” 意识， 积极协作， 力求 “让特

定议题的生命周期最大化， 提升公众关注和理解程度” ［２７］ 。

表 ２ 是我们对上述西方学人讨论脉络的进一步总结。

表 ２　 若干西方新闻传播学人引入新概念的脉络

基　 　 本　 　 思　 　 路

王群 （ Ｗａｎｇ Ｑ􀆰 ） 借

“分化 ／去分化” 看媒

体行业与技术产业的

纠葛

去分化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至 ２１

世纪 １０年代）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２１ 世纪 ００ 年代中期： 媒体内部积极采用新技术

∗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 媒体向外与技术公司合作

∗ 动因： 技术产业设定游戏规则， 媒体行业只能被动跟进

再分化 （２１ 世

纪 １０ 年代中期

至今）

∗ 媒体内部再分化： 传统记者与网络记者划界

∗ 媒体与技术产业再分化： 媒体从技术产业要拿回部分控制权

∗ 动因： 传统新闻人要捍卫专业传统， 媒体要反击技术产业

瓦苏德万 （Ｋ􀆰Ｖａｓｕｄｅｖａｎ）

借 “设计” 回望数字

时代新闻行业变迁

ＰＣ 时代 ∗ 设计要理解用户， “在数字环境中将意义从模拟世界里转换过来”

社交媒体时代 ∗ 设计要减少用户上手应用的阻力

当代新闻行业

∗ 用设计优化新闻工作流程

∗ 用设计为用户创造 “互动的、 参与式数字体验”

∗ 新闻成了 “基于新的实践、 关系与新媒介技术的互动产品”

卡巴尼斯 （Ｊ􀆰 Ｃａｂａñｅｓ）

借 “社会性” 审视网

络谣言

反思旧思路 ∗ 网络谣言研究不应再局限于 “辨析真伪”

提出新思路
∗ 引入 “社会性”， 挖掘网络谣言的社会根源

∗ 应对网络谣言， 既要分析造谣策略， 更要洞悉传谣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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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基　 　 本　 　 思　 　 路

薇茨 （Ｔ􀆰 Ｗｉｔｓｃｈｇｅ） 和

德 兹 （ Ｍ􀆰 Ｄｅｕｚｅ ） 用

“希冀” 展望新闻业的

未来

反思旧思路 ∗ 新闻研究不应只有 “怀疑” 视角， 只谈警惕权力

提出新思路

∗ 新闻研究还应补充 “希冀” 视角， 开放期待新闻行业的新变化

∗ 新闻行业并非 “边界分明的独特组织”， 而是 “持续成长体”

∗ 调研 “起步新闻人” 的新实践， 了解他们的新闻观念和专业行为

韦斯伯德 （Ｓ􀆰 Ｗａｉｓｂｏｒｄ）

和拉塞尔 （Ａ􀆰 Ｒｕｓｓｅｌｌ）

用 “闪点” 理解网络时

代的新闻关注度迸发

现象

反思旧思路 ∗ 若干涉及 “新闻注意力” 的旧概念的重心还是机构媒体

提出新思路

∗ 新造概念 “新闻闪点”

∗ 提示分析 “新闻闪点” 背后的跨媒体动力机制

∗ 提示新闻行业要善于将报道转化为 “新闻闪点”

四、 结论与讨论： 用概念推动典范更新的启示及其超越

上述剖析当然只是管中窥豹， 但我们相信它们能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典范更新引来更多活水。 民

国初年中国学术典范更新的佳话并不遥远， “传统的文史研究刚好因外来的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冲击而来

了一个大转向， 他们恰逢其时， 一下子就站在了学术潮流的前列” ［２］ 。 近年新闻传播学界的若干新气象

更让人欣慰。 已有谙熟西方社会科学理路的学人向国人传播治学心得， 或言可从问题、 现象、 理论这

三点中选择一点凝练新提问［３］ ， 或言不同理论解释之间、 理论与经验之间、 经验的不同面相之间的矛

盾之处常常就是孕育新知的温床［２８］ ， 还有学人在西方媒介学的刺激下拿出了新报刊史系列成果［２９］ ， 这

些都让我们对新一代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典范更新的更多先行先试者充满期待。

在我们看来， 对于补充国人对当代西方新闻传播学术前沿的见识而言， 上述讨论的主要意义可能

在于 “创造性同意” ［３０］ ， 呈现了当代西方新闻传播研究中用概念推动典范更新的脉络中若干具体而微

的新鲜细节， 正是黄旦先生笔下通过概念反思拓展并丰富研究空间之确证。 这些研究的启示至少有二：

其一， 围绕机构媒体打造的那套新闻传播学典范中不少旧概念都可被读出新义。 学人可以回望过去，

拾回更旧的旧传统， 烛照旧概念笼罩下研究典范的盲点。 若围绕 “新闻行业是民主要角” 的那套规范

性讨论已难以回应现实变革， 不如回到 “受众” 展开追问 “新闻行业为人们做了什么” 或 “受众将某

文本视为新闻的程度” 的经验性调研。 既然方兴未艾的 “实践” 取向的数字媒介研究对理解涉及 “深

层信仰的语言表述” 不太在行， 那么就让凯瑞一脉的媒介文化分析再来试试好了。 学人也可放下成见，

拥抱扑面而来的新生事物， 延伸旧概念的外延。 数字媒介时代的出版后 “把关” 日益复杂， 公众集体

行动、 数字平台算法、 接收设备配置、 受众触媒实践等新元素皆可纳入考量。 死守客观理性的新闻价

值观在机构媒体地位下沉的今天可能更像刻舟求剑， 职业新闻人对个性自我、 悲悯之心或动人瞬间的

追求也应获得掌声。 其二， 可开放地活用新概念应对数字时代新闻传播实践中出现的新现象。 新概念

或可拉出新线索， 帮助我们理解新闻行业在外部力量影响下的变与不变。 技术产业与新闻行业的关系

越来越深， 王群在 “分化 ／ 去分化” 概念引领下讲述的它们的故事已足够精彩， 瓦苏德万回溯的新闻行

业里 “设计” 思维的成长小记也不遑多让。 新概念也可打开新视界， 帮助我们破除讨论新闻传播议题

时的知识障。 新闻行业要对付网络谣言， 也许关键并非去伪存真， 而是从 “社会性” 视角找寻人们愿

意相信它们的根源。 若认定 “怀疑” 视角无法涵盖一些 “起步新闻人” 日常的辛酸苦乐， 新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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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冀” 视角与他们一起做梦也未尝不可。 既然机构媒体的聚光灯效应已趋黯淡， 用 “新闻闪点” 代替

“媒介事件” 来理解网络化时代的新闻关注现象更无可厚非。

但前人经验也提醒我们， 不能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路亦步亦趋、 过于迷信。 在警惕照搬西学新奇概念

来理解中国现实的同时， 还可尝试从中国本土找寻能回馈西方学术社群的概念资源。 澳洲学者基恩

（Ｍ􀆰 Ｋｅａｎｅ） 曾批评一些挥舞西方概念操弄中国传媒研究的中国博士生： 他们用了不少公共领域、 现代

性、 信息社会等西洋说法， 却忘了南橘北枳的道理， “上述从西方竞争多元传媒体制里长出的观念根本

无法理解以意识形态为底色的中国社会主义系统”； 此外， 一些西洋新说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而已， 因为

“当 （旧） 观念的新组合被学术出版认可， 该研究领域就能续命了” ［３１］ 。 李金铨先生当年再造拉美学人

分析拉美国家政商关系的概念 “党国法团主义” （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 提出概括中国传媒市场化关键问题

的 “党—市场法团主义” （ ｐａｒｔｙ－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 才是活用域外概念分析中国传媒议题之正途［３２］ 。

苏力先生则提示我们， 可用中国本土概念与西方对话： 家、 国、 天下等国人耳熟能详的传统概念对应

的其实是社区共同体、 政治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这三大议题， “中国经验中产生的概念、 命题和理论，

不仅可能激活我们对外国经验的分析和理解， 也有可能置换西方的某些常规理解” ［３３］ 。 近年来向西方细

说中国本土新闻传播学概念的国人也不鲜见了［３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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